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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需要，我再次踏上出差之
旅。早上五点的城市还在睡梦中打着
哈欠。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头晕脑
胀，出了火车站，打上一辆出租车，二十
分钟后，车子把我带到了这个略微熟悉
的街道（第二次出差的地方），街灯微
黄，转过街角，一团暖黄色的光晕突然
撞进视线——那是整条街上唯一亮着
灯的“晨光早餐店”。蒸笼叠成的小山
冒着袅袅白气，在夏日清晨的空气中画
出诱人的曲线。

透明的垂帘门被掀开的瞬间，豆浆
的醇香与油炸面团的焦香扑面而来。
操作台后，一个穿着军绿色围裙的年轻
人正用长筷翻动油锅里的油条，动作利
落得像在表演杂技。听到响动，他抬起
头，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早啊！稍等两
分钟，这锅油条马上好。”

我这才看清他的模样。约莫二十
五六岁，板寸头，小麦色皮肤，右眉上有
一道浅浅的疤痕，却丝毫不影响那张脸
上帅气。围裙胸口绣着褪色的“为人民
服务”五个字，袖口挽到手肘，露出的小
臂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最引人注目
的是他的眼睛，黑亮得像刚擦过的棋
子，看人时总带着三分笑意。

“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我说着坐
在靠近门口的位子上。年轻人转身从
保温桶里盛出豆浆，顺口问：“要加糖
吗？”“不用，原味最好”。“您是新客吧？
要不试一下我特制的辣酱，沾着油条
吃。”说着，他从柜台下拿出一小碟，并
从柜上的玻璃罐里挖出一勺红艳艳的
辣椒片，“自己熬的，昨天刚做好”。

这时门被推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
爷爷颤巍巍走进来。年轻人立刻放下
长筷：“阿公您慢点！位置给您留着
呢。”他快步绕过柜台，搀扶老人坐到靠
墙的座位上。那是个避风又向阳的角
落，桌腿明显被垫高过，正好适合老人
起身。

我的豆浆还没喝完，就听见“咣当”
一声——那老阿公失手打翻了瓷碗，乳

白色液体在水泥地上肆意流淌。老人
慌乱地去掏手帕，枯枝般的手指抖得厉
害。年轻人一个箭步冲过去，却不是先
去收拾残局，而是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
腕：“没烫着吧？这豆浆我晾过，应该不
烫了。”

“对不住啊小军，我这老糊涂……”老
人声音发颤，从手腕上的布袋里摸出几张
皱巴巴的纸币。年轻人按住他的手：“您
这是打我脸呢！上个月要不是您帮我
修好煤气阀，我这店都得关门。”他说着
利索地擦干桌子，送来一碗新豆浆。

门外传来沙沙的扫地声。年轻人
看了一眼，突然想起什么，他从保温箱
里取出打包好的包子。透过雾气朦胧
的玻璃，我看见他将一杯豆浆和包子塞
给穿制服的环卫工人，对方推辞几下，最
终笑着收下。回来时他注意到我的目
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张姨她们
四点就开始扫街，经常来不及吃早饭。”

墙上的老式挂钟指向七点，附近上
学的孩子及早班族陆续涌入，小店顿时
热闹起来。年轻人像上了发条的陀螺，
接单、打包、收银一气呵成，却始终保持
着那种令人舒适的从容。经邻坐的老
阿姨那里了解，小军是个退伍军人，退
役后开了这个早餐店。微薄的收入供
养着两个上大学的妹妹。

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胃里心里都
暖融融的。扫码付款时，发现价格比菜
单上少了两元。“新客优惠。”他狡黠地
眨眨眼，转身又去招呼其他顾客。推门
离开时，晨光正好斜斜地照在“晨光早
餐店”的招牌上，铁皮招牌有些褪色，却
擦得锃亮。

“再来啊！”清亮的声音追出来。我
回头望去，蒸腾的热气中，那个军绿色
的身影正在为一位孕妇搬凳子，侧脸的
轮廓被晨光镀上金边。城市在此刻完
全苏醒，汽笛声、脚步声、交谈声交织成
喧嚣的白噪音。晨光中，那抹军绿色的
身影隐没在水蒸汽中渐渐模糊，但小店
传递的温暖，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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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言语如同一
把双刃剑，既能温暖人心，也能伤人于
无形。古往今来，智者们总是告诫我
们：谨言慎行。而那些关于说话的“六
戒”，便是我们在言语江湖中行走的指
南针，指引着我们避开暗礁，驶向和谐
的彼岸。

小时候，我曾因“言多必失”而吃过
苦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
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大家围坐在
一起，分享着各自的小秘密。我口无遮
拦，把听到的、看到的统统说了出来，甚
至把邻居家小狗丢了的事也添油加醋
地讲了一遍。结果，第二天小狗的主人
找到我，质问我为何乱说。我这才意识
到，言语一旦脱口而出，就如泼出去的
水，难以收回。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管
住自己的嘴，不再随意倾诉，而是把那
些未经证实的话锁在心底。

长大后，我明白了“直言不讳”也需
讲究分寸。有一次，朋友精心准备了一
场演讲，满心欢喜地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文字，直言不讳地
说：“这演讲稿太枯燥了，根本没人愿意
听。”朋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神里
满是失望。事后，我反思自己的行为，
如果当时能委婉地提出建议，或许既能
帮助朋友改进，又不会伤害他的自尊
心。于是，我学会了在直言之前，先在
心里过滤一遍，把尖锐的棱角磨平，让
言语变得温和而有力量。

在与人相处中，“攻人短处，揭人疮
疤”是最忌讳的事。记得有一次，同事
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批评，他满心沮丧

地坐在角落里。另一位同事却毫不留
情地当众数落他的过错，还把以前的糗
事也翻了出来。那一刻，整个办公室的
气氛都变得尴尬而压抑。我看到那位
同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神里满是愤
怒和无助。而那个揭人短处的人，却浑
然不觉自己已经伤害了别人。从那以
后，我时刻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弱点，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攻击，而是
去包容和理解。

“吹捧奉承”也是我深恶痛绝的行
为。曾经有一位同事，总是对领导阿谀
奉承，把领导夸得天花乱坠。而背后，
却对其他人指指点点。他的行为让我
感到恶心，也让我明白，真诚才是人际
交往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不需要用
华丽的辞藻去讨好别人，而是要用真心
去对待每一个人。

“低三下四，说奴颜婢膝的话”更是
为人所不齿。我曾见过一个人，在面对
权威时，总是点头哈腰，说话低声下
气。他的样子让我感到悲哀，一个人如
果失去了自尊，也就失去了自我。我始
终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论
面对谁，都要挺直腰杆，用平等的姿态
去交流。

言语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
“六戒”则是我们在这座桥上行走的准
则。它让我们在说话时多一份思考，少
一份冲动；多一份尊重，少一份伤害。
当我们真正把这“六戒”融入到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内心也更加宁静。因为，言之有戒，行
之有方，才是为人处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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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带雨伞，饱带干粮。”入梅
之后，这句话的份量尤足。每天
出门前，我总要习惯性地抬头看
一看天空。出远门，则必然反复
查看天气预报，精确到时辰。即
便这样，雨还是有不测而降的时
候。上个周末，阴天，刚出小区一
转，雨不经意就飘洒下来，于是只
好到小卖部和店家拉家常，略微
等一等，天边云雨暂歇，又可以漫
步了。雨后草坪湿漉漉的，喜鹊、
斑鸠忙着飞来啄食草虫。树头合
欢喝足雨水后，格外鲜艳。

下雨，是梅雨时节的常态。
雨常见，但“暴雨梅”罕见。人行
途中，天空突然云垒乌峰，黑压压
一片，厚集的云层复被闪电割裂，
雷鸣山动，天地一摇。密匝的雨
点像利箭，斜射万物。一些车辆
停下来不走，地面上的积水很快
漫过轮毂。有人赤脚卷衣去掀窨
井盖，过街如过渡。

更多的雨是有征兆的，我会
选择一个雨天去看荷花。雨中菡
萏千姿百态，如舞霓裳。雨打荷
塘，掷落有声，重重碧叶晃动硕大
的水珠，珠光盈盈，捉摸不定。雨
停后，荷叶上的雨水聚集，小珠汇
成大珠，将大小珠露抖落下去，是
我雨季喜欢玩的把戏。

舟中听雨，是古人的寻常境
遇。有刻意听之，有不得已为
之。古诗词里有无数雨水相伴的
时光，宋人蒋捷曾将听雨导演成
人生的三种境界：少年听雨歌楼
上，中年听雨客舟中，如今听雨僧
庐下。人生际遇，一雨汇之。

林中遇雨，有困窘，有从容。
一场淋湿苏东坡的雨，下了将近
一千年，还没有晾干。“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簑烟雨任
平生。”黄冈的雨，是春雨，远不及
儋州海上的风狂雨疾。“风中杨花
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愿君
亦莫叹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
一个经历风雨的人，也被风雨教
诲、自我救赎，苏东坡是一个懂雨
知雨惜雨的人，雨水同样怜爱
他。雨在下，诗在生。云消雨去，
诗篇永存。

在夏天，梅雨季节，苦暑的人
们不妨多听听几场雨。

听 雨
何愿斌


